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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传播中的民众化转向

格雷姆•特纳认为“媒体在一定规模上开放自身，力邀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自主权的新

形式，然而我们并不能妄下结论，认为媒介进路的扩大必然会带来一种民主的政治”（特纳，

2011：p.3）。既非如此，那么身处网络信息时代，当前如此广泛多样的参与机会和表达形式又

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种微型实践（minor practice）米歇尔•德塞托强调，日常生活实践分析理论要进入

日常生活实践场域之中去分析和建构(吴飞，2009：p.177)。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在日益累加中

通过不断蔓延和流动其传播范围早已跨越虚拟空间延伸至日常生活之中，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主

体空间，促使网络与日常生活空间信息共享的形成。对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媒介生产这一

现象的阐释，民众化也许是一个较为恰当的表述。丹•吉摩尔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同时发生：

新闻由普通民众生产出来，他们想发言、想自我表现；新闻不再只由‘正式’的新闻机构提供，

这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互联网上有新兴的出版工具”(吉摩尔，2010：p.i-ii)。民

众作为在特定时空内持民间意识形态者(黎学军，张少宁，2010：p.14-15)，依托网络空间，通

过话语生产制造属于自己的语言神话，而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亦实现了在更广阔空间中对民众日常

生活的建构。在建构中一方面激发起民众的反思性、自主性以及创造力，颠覆其对传统媒介的固

有认知，使民众反思创造力得以大范围展现；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实践加剧了传播中由上而下

的阶层体系向从下到上的民众化转向推进。

【摘 要】网络空间中的调侃式表达颠覆了传统媒体的认知，民众化转向引发的广泛参与更加速这一趋势的延伸

与扩散，通过媒体技术的革新和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渗透建构媒介语言表达和日常用语习惯。究其成因不仅源于技术的变

迁，还在于社会分化与重组中权力的非均衡。探索网络语言传播中的另类化表达与空间实践现象，对于思考其深层意图

与防范潜在危机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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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调侃：戏谑下的反正统表达

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场域之中考察网络空间中的调侃式表达现象可以看到，上至名人下到百

姓渐趋频繁的将调侃、戏谑、讽刺的表达方式视为一种常态化、合理化、反正统、非传统的日常

生活表达方式，那些被创造出的网络语言符号亦迅速成为网络社会新的表征，再循环促使更多普

通民众参与网络传播实践中。选取网络恶搞作为参照，从概念差异、传播环境以及传播特征方面

与网络调侃做同类型话语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调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义为用言语戏弄，嘲

笑，与文学表达中的反讽意义近似。反讽具有文学上的含义，指的是特定类型的言论（反用、

反语、间接肯定法），即在所说和所指或所涉及这两者之间存在不一致或者矛盾（拉波特，奥弗

林，2005:p.181）。正统表达界定的是我们言语的规范性，表达的合理性以及正当性，在文学作

品中经常使用的反讽作为一种隐喻的表达手法，具有书面语表达的规范，遣词造句的文雅，布局

构思的缜密等特征；作为一种另类的话语表达和情感诉说，网络调侃相对于反讽的书面使用规范

更趋日常口语化，多为日常生活用语，更贴合民众口语表达习惯以及网络话语表达所呈现出的特

征。尽管与反讽有着极为接近的含义，但使用调侃描述网络空间中这一现象更符合现实情况及本

土话语情境，易于理解。

“恶搞文化又称作KUSO文化，正式名称是恶意搞笑。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

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到内地。恶搞，现在更多的人的理解为：

用滑稽、搞笑等方式表达出自心里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曾一果，2012：p.7）。与网络恶搞多

依赖于网络空间及媒体技术手段的多样化呈现有所不同，语言是网络调侃的主要“武器”；相对

于网络恶搞的直接性、冲击性、震撼力，网络调侃通过更含蓄、隐晦的言语，阐释对周围世界的

戏谑与嘲讽，将周围世界的丑恶、阴暗面放大，虽然更为内敛、平和却拥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

持久影响力，即使脱离了网络虚拟空间及媒体技术手段后依然存在并持续发挥其话语影响力。对

比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在网络环境中生成并繁衍的，新媒体技术为其提供了孕育的温床并

助推其向外延伸扩散；均为对社会热点事件、热点话题及颇具争议内容的情感性表达，以反正统

的叛逆性情感解构常态、参与社会建构、表达政治思想的亚文化形式。然而网络调侃与网络恶搞

又有差别：调侃不是仅为了搞笑，也并非都以更为滑稽、幽默的方式进行，调侃更多是基于言语

层面的嘲弄、讽刺和挖苦。

网络调侃这种反正统表达话语所折射出的深层社会心理是在新媒体所提供的匿名空间中形成

的逆势思维与叛逆心理。有两个可供思考的层面：一是个体层面。逆反心理并不是一日形成的，

个体长期社会生活积习、个人生活背景、家庭情况等诸多因素造就其心理性格日趋叛逆。“民众

的调侃行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亦是一种生活的调味

剂，一种调节机制，有着强大的调节、缓和、平衡功能，通过此种行为方式，民众的心理得以慰

藉和平衡，情感得到了释放或满足”(梁家胜，2012：p.71-75)。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

个体因为社会生活或社会事件造成自由感和自我效能压力之时，其被威胁感就会悠然而生，并伴

有本能性的反抗，由此可见网络调侃的心理成因更多的还在于个体对社会现象的情感转化，并通

过戏谑、嘲弄等变异的表述凸显其不合理性，引起社会群体的共鸣，以满足自身情感的宣泄与释

放，传达隐于背后的个体情绪。二是社会层面。研究表明，努力限制人们的自由常常会导致反从

众和一种称作“回飞镖”的效应(迈尔斯，2006：p.304)。新媒体技术为长期以来缺少表达途径

和平台的私人话语、公共话语提供了机会与可能，当合理性自由被压抑，或危机感、焦虑感无法

得到安抚及合理宣泄时，网络调侃就成为了一个被寻找到的另类解决途径，其出现正是在社会发

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社会性问题和公众对自身生活环境的危机感、焦虑感涌现促使公众通过采取

确实行动来保护自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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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语的狂欢：网络空间的游击战术

如果说组织化群体理论促使媒介成为大众的代言人，那么新媒体空间中话语权的变迁就是

从无意识到意识逐渐苏醒的过程。日常生活分析理论中“战术”是由专有（proper）地点的缺席

所造成的故意行为，战术的空间是他者的空间，弱者不能自创空间并加以掌管，但可以采用“时

间换取空间”的操作方式，迂回渗入权力之所在，并把握时机，偷偷摸摸地在转瞬间偷来的阵地

略施发挥(吴飞，2009：p.182)。对于网络空间的参与者来说，网络空间中的话语表达因为互联

网技术的特性为民众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日常社会生活中所不能够拥有的参与机会，让散居各地的

普通人有了新的集聚空间：“当弱者利用并依赖机会时，它并没有任何可以累积胜利的基础，或

是建立它自己的地位与侵袭计划；它无法将赢得的东西保留起来，这种状况赋予一种战术的流动

性”(吴飞，2009：p.183)。中国社会特殊的发展现实与情境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有着不一样的参

与心理和表述心态，即便在今日整体传播环境更趋于开放与自由交流，但客观限制仍旧存在，民

众通过近似于游击战术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意义再生产和意识形态的抵抗与颠覆。民众参与

和话语表达没有固定的场所、固定的参与方式，以极高的虚拟空间流动性游走于网络且多以亚文

化形态出现，并在传播中愈演愈烈。

“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它使人们摆脱

了刻板、僵化、静止的教条和等级制的束缚，使人们开拓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潜力从压抑中解放

出来，并使人们能够洞悉按寻常角度看不到的深层的潜文本” (夏忠宪，1995：p.80)。作为一

种炫耀性的消费文化，网络调侃作为亚文化沟通体系，颠覆了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语言表达形式，

改写并延伸了话语使用方式，其延展性和容纳力让人不由自主的融入其中：玩微博、逛空间、刷

帖子、查留言，几乎成为了每个网络空间参与者日常生活固定惯习，其主动参与的意识就像巴赫

金论述的“人们无从离开狂欢节，因为它没有空间的界限”(巴赫金，1998: p.12)。在不受强

迫，没有机制、体制的约束中，每一个体都积极、自觉参与网络虚拟空间的生产互动。

在制度化力量作用下，媒介组织及其产品成为象征性权力的持有者，为社会政治经济精英

的利益服务，促使国家主导的话语权长期占据优势统领地位。媒介用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立

场、权力、价值、态度的直接反映，那些被称为官方话语的，即是被赋予了权威色彩，被官方统

一制定的话语表达形式；相对网络语言因其规范性、正统性、合理性较低而成为了民间话语的代

表。作为普通人的民众通过在网络空间中改写、加工、颠覆、再生产新的文化内容，与官方的严

肃话语、文化相抗衡，颠覆了对传统认知模式下话语的表达，更为真实、直接、坦率、自由，

消弭了距离和差异、跳脱了规范和制度的交往，对社会制度和正统伦理观念固化偏见解构，被视

为民众为权力流动和阶层分化而进行的一种平等性对话之抗争。“在这种充满艺术的战争中，空

间蕴涵着自由和可能性，这对弱者而言就是机会”(吴飞，2009：p.182)。日常传播实践中传统

媒体通过新闻报道、评论、广告、口号、标语等形式展现其象征性权力，用以支配普通民众的话

语能力及观念、意义的生产，而“他们创造的象征、规范和意识形态形式构成了他们行为的必不

可少的背景”(斯科特，2007：p.45)。“这种分配应以人人普遍享有为价值准则与伦理基础，但

实际上，因为阶级的存在而表现出以‘享有与否与多寡’作为实然的格局”(张健，2009：p.33-

34)。

“隐喻的框架作用类似一个取景框，它带出社会的政治智慧、生活判断和新闻故事情节的特

点和思考方式，也提供了重新框架的隐喻空间(李岩，2005：p.37)。已成为日常用语的网络调侃

语“元芳，你怎么看？”，这一语言出处源于《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剧中狄大人常对李元

芳说：“元芳，此事你怎么看”，而李元芳的回答极为固定化“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这

句话暗含的意思为“此事不简单，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之后各种版本的“元芳体”出

现，用来暗指社会事件无解的状态或事件表象与事实不符，与受众认知不符而引起舆论关注和热

烈讨论的问题。托夫勒曾这样描述:“变化成为社会的特征，变化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物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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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更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模式”(托夫勒，1985：p.6)。当“房姐”、“表叔”

不再是单纯的字面意义，其能指与所指在新的语境中发生变化时，网络调侃不仅成为了具有象征

意义的符号，隐喻言说者的情感，更是话语权博弈的产物，发挥出其转喻的表意作用，使具体内

容、意义发生了移位用以嘲讽现实。这种“半现实半游戏的交往形式，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

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

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巴赫金，1988: p.176)。信息流动

性使网络空间难以界定清晰的楚河汉界，在传播过程中，因为网络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影响、挪

用和创造，不仅使网络空间界限被模糊，由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流动转化加剧，网络空间与现实

空间的边界也日益被消解。

四、另类的实践：软性抵抗与有意图沟通

曼纽尔•卡斯特指出，互联网“将会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中应用、并且将日益得到应

用。因特网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卡斯特，2007：

p.150)。网络调侃作为软性话语虽然避免了直接正面的冲突甚至暴力抗争，但作为民意的表达与

体现，隐藏与表层之下的正是最深层的抗争与抵抗。“弱者”战胜最“强者”（权贵、疾病、事

物或秩序的暴力等）的胜利，巧妙的技巧，施计策的艺术，猎人的狡猾，操作的变幻，多样的伪

装，兴奋的发现，所有这些都是既带有诗意有带有战争的色彩(塞托，2009：p.40)。网络空间中

民众的广泛参与颠覆了固有思维下传播者—受众的线性结构模式，形成了多元互动的现代传播形

态。通过参与网络传播自发性集结，借助网络调侃诙谐的狂欢话语表达，私人话语权在网络空间

中得到提升，个体表达权不再被传统媒介一并代言，而公共话语权亦随之得以从边缘开始向内移

动。 

“有意图的传达属于一种不同的秩序，它自成一体，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建构，是一种意味深

长的选择，它把注意力引向了自身，使自己被人解读”(赫伯迪格，2009: p.126-127)。对于传

统媒介机构化的传播模式，新媒体提供的则是与之相反的群体化行动模式，通过网络空间的去机

构化实现自发的集聚与扩散，并以此结成新的共同体实现从共享、合作到集体行动的力量凝聚。

“我们已经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所显露出来的关于自身的信息，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

社会可见度，使我们更容易互相找到，但也更容易被公众审视”(舍基，2012: p.10)。伴随媒介

技术的深入，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受到埋没的普通民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踊跃投入了大众传播

中，他们的声音在此得以发出，他们的力量在此得以展示，他们所带来的是思想激烈碰撞中衍生

出新的文化现象。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媒介在不断的向普通民众抛出友善亲近的橄榄枝，让他们以为技术进

步赋权于他们越来越多的民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话语空间。然而媒介的这些举动不过是扩大了

民众参与程度，促使了民众化转向的形成，改变了媒介的传播规模，而话语权鸿沟、精英与大众

的距离还是在不断的被拉大。在新型互动和参与的发展中普通民众同样也在为自己逐利。普通民

众借由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不断进行着类似网络恶搞、网络调侃等亚文化的生产和再生

产，并对主流文化进行反抗与解构，看似对民主赋权的追求，但在目前的发展中这一参与却更多

的是对自我的展示、宣传、推销为动机。其实不论是网络传播中的恶搞表达还是话语调侃，或是

衍生出新的网络语言形式，究其实质却并没有发生改变：都是基于权力非均衡之下私人话语、公

共话语与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话语的表达权之间的博弈。

网络调侃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表达其去机构化集聚与扩散的趋势使这种来自民间的非主流力量

正愈来愈成为撼动今日媒介格局乃至社会生活交往层面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的网络环

境媒介引导和沟通显得尤为重要。面对现状和发展中的矛盾，传媒从业者需要更积极的反思当前

网络调侃之风的盛行缘何而起，反思自身在传播中是否真正做到了“负责的媒体”，反思如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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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正向实践中更主动的发挥媒体应有的作用。引导理性对待网络语言中的调侃话语，避免借调

侃之手而肆意传播语言暴力，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及便利，通过真正有效达到沟通和对话促进

媒介话语空间的和谐平衡。

五、结  语：作为一种“武器”的调侃危机

阿马蒂亚•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

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手段(森，2002：p.3)。然而，个性的张扬、个体意识的极端

化展现是不是就意味着自由的真正到来和民主的有效践行呢？当新媒体技术发展为其提供了更广

阔的媒介接触和使用平台，提供了日常化的媒介惯习养成之后，这是否又会成为又一个变异的自

由表达的“合法化”藉口呢？

传播民主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只能是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有助于促进民主制

度的建立和完善，但是也要警惕它可能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以及由此

导致的社会分裂和混乱(邵培仁，范红霞，2011：p.22)。网络调侃的出现作为对传统媒介话语的

另类表达和反向实践，在看似内敛而平和的表面下却潜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暗藏危机。这种不

确定性更多的是由于新媒体环境的隐匿性所提供的。由不确定性、隐匿性以及网络新媒体空间中

新近形成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使得网络空间中调侃话语同时具备了蓄势性，极易由此种反叛

性格和叛逆精神的个体集聚而获得群体的凝结，从而使反正统得到进一步张扬和深化，这种异常

强大的能量聚合威力作用下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根源。

当占据相对弱势的群体将语言作为一种抗争的“武器”借由网络空间进行颠覆性生产，怂动

性传播时，这一问题不断演化、发展就极有可能会带来一个结果：民众日趋非理性，走向极端引

发危机。能够决定其发展趋势的关键还在于媒介自身观念的转变，结构的改变，以及媒介责任的

有效落实；合法性、合理性的媒介话语实践；媒介均衡和谐生态环境的营造等内容，而这些都不

应该通过一次次的另类表达与实践取代了可能性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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